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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战火的摧残下，中国图书馆事业遭受莫大摧残，整体发展走向衰微。而随着国民政

府内迁重庆并把它法定为陪都之后，重庆地区的图书馆事业较之以往有了大幅发展。本文从抗日时期陪

都重庆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概况出发，梳理其发展情况的具体表现，多角度分析这一时期重庆图书

馆事业在全国图书馆事业式微的背景下逆向生长的原因，这主要来源于政府和社会力量支持的外部因素，

以及图书馆界自强不息的内部因素影响，并由此探究重庆图书馆事业兴盛状态在发挥战时作用、重新架

构我国图书馆事业布局、促进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长远发展、促进文化抗战等各方面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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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Under the destruction of 
war, the cause of Chinese library suffered great destruction, and its overall development decline.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ojhs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1.93003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1.93003
http://www.hanspub.org


杨清兆，杜俊华 
 

 

DOI: 10.12677/ojhs.2021.93003 22 历史学研究 
 

However,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moving to Chongqing and making it the official capital, 
the library in Chongqing has developed greatly.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basic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in the period of Chongqing’s capital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sorts out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i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reverse growth of Chongqing’s librarianshi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cline of the na-
tional librarianship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ccompanying capital, mainly from the external fac-
tors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forces, and the internal factors influenced by the li-
brary sector’s self-improvement.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value influence of the flourishing 
state of Chongqing’s library cause on playing its wartime role, restructuring the layout of our 
country library cause, promoting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library cause in Chongqing and 
promoting cultural resistance against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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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清末民初始，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已逐渐得到各地方的重视，区别于传统藏书楼式的新式图书馆

服务理念逐渐兴起，经过经年建设，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民国初期得以蓬勃开展。然至 1937 年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后，局势骤然日下。在战火的直接摧残之下，我国图书馆事业遭受了巨大灾难，整体发展情况逐

渐低迷。 
时局危难下南京告急，国民政府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决议迁都重庆。1937 年 11 月 20 日，

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至 12 月 1 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

正式办公，重庆正式行使抗战时期陪都之责。陪都地位的确立给重庆带来巨大影响，这一时期图书馆事

业在重庆地区也产生着积极的变化。 

2. 抗日时期陪都重庆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概括 

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的图书馆事业是在全国图书馆事业走向低迷的背景下发展的。据统计，在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的 1937 年，图书馆专著出版情况出现“跳水式”下降。1934 年的出版数量只占 1936 年

的 41%，直到 1944 年、1945 年的出版数量更倒退到 20 年前的水平，这种急速下降呈现出一种恶性态势，

以至 1946 年都难以有起色[1]。同时，图书馆专著质量呈下降趋势、图书馆学期刊及论文几乎遭受灭顶之

灾，“全国重要的图书馆学期刊由 1936 年的三十三种急剧下降到五、六种”[2]，“而图书馆学相关论文

见诸报刊的，1936 年计 616 篇，1937 年即腰斩为 301 篇，1945 年更只有 29 篇”[1]。另一方面，曾一直

发挥积极作用的图书馆学会也由盛转衰，从研究学术转向谋求生存。 
与全国图书馆事业的低迷走向不同，重庆图书馆事业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全国大部分图书馆和机构图书馆聚集在渝，直接为重庆图书馆事业注入有生力量 

受战火以及国民政府“文化教育大转移”影响，大批图书馆纷纷西迁西南地区，其中大部分图书馆

入驻重庆，直接增强了重庆图书馆事业的深厚力量。入渝图书馆众多，从影响力方面考量，主要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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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1) 国际性图书馆迁渝：抗战爆发后中英文化协会图书馆、中苏文化图书馆协会图书馆等随国民政府

迁移重庆； 
2) 国立图书馆迁渝：国立中央图书馆于 1938 年 2 月 12 日迁至重庆，因重庆大轰炸在 1939 年 3 月

20 日迁至江津县白沙镇；国立北平图书馆因 1939 年战乱席卷昆明，便将较有价值的文献运至重庆并设

立“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负责该馆在陪都地区的各项工作[3]； 
3) 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迁渝：这其中主要以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为

典型代表，该校于 1938 年迁入重庆； 
4) 图书馆协会迁渝：中华图书馆协会于 1943 年 9 月由昆明迁到重庆； 
5) 其他图书馆机构迁渝：受战乱侵袭，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

书馆、中央政治大学图书馆、武昌中华大学图书馆、南开中学图书馆等相继西迁重庆。 

2.2. 大批图书馆在渝新建，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版图得以扩建 

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兴盛不仅体现在全国原有图书馆在渝的聚集，同时体现在大批图书馆的在渝

新建，这是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对全国危机局势的应对，是其逆向生长的重要内容。 
1) 新建各级公立图书馆：1、国家级：国立西北图书馆在战时陪都重庆积极筹备，1944 年 6 月 1 日

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准备在重庆设立国立罗斯福图书馆；2、市级：1939 年 4 月重庆市立

图书馆改组建立；3、县级：江津县、巴县、璧山县、北碚等县立图书馆得以建立； 
2) 成立图书馆学教育机构：1941 年 8 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于璧山成立，是陪都地区与文华图专并立

的两大图书馆学专门教育机构； 
3) 其他单位图书馆建立：如国立重庆大学图书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等； 
4) 大批私人性质图书馆成立：大批社会名流和有识之士来渝后，或是捐赠或是直接创办图书馆，如

前量才图书馆馆长程远女士于重庆成立私立“七七”图书馆[4]。 

3. 抗日时期陪都重庆的图书馆事业兴盛原因探究 

自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带来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东向西”的战略转移，社会资源逐渐从

东部沿海回流到内陆西南地区，其中以重庆最为显著。文化教育的大转移中，重庆地区作为最主要的着

力点，本地图书馆事业的生存环境得以保障，由此逐渐形成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兴盛发展。 

3.1. 国民政府的支持 

国民政府对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政策法令以及经费支持上，这也是其得以兴盛的

重要原因。 
首先是政策保障。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相继颁布一系列图书馆相关法

规。如 1939 年公布了《修正图书馆规程》、《图书馆辅导各地社会教育图书教育大纲》、《图书馆工作

大纲》，之后又相继公布《普及全国图书馆教育办法》、《图书馆工作实施办法》、《图书馆规程》[5]。
其次，国民政府还给予了一定的经费支持，1944 年在新建重庆市立图书馆的时候，重庆市政府就曾拨款

120 万元[6]。国民政府的支持，是当时官方力量的正面肯定和积极支援，让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得到了法治力量和社会认同的保障。 

3.2. 抗战时期陪都地位确立带来的生存空间扩大 

国民政府以重庆为法定陪都，重庆由地处偏远的西南地区城市一跃而成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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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带来的全国甚至国际社会资源的倾斜和社会力量的聚集，客观上为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较为良好的生存环境。 
除开国民政府力量的直接支持，不仅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直接迁渝开馆，更有多所高校西迁重庆实

现了全国文化中心的战略转移，这是从文化层面为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注入了生长点；重庆履行

战时陪都之责，工业加速发展刺激经济增长，社会经济条件的积极改变为本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

保障条件；为避免战火侵袭，不少社会名流、有识之士移居重庆，又为其发展引入思想层面的支持和社

会救助力量的聚集，由此减少其发展的阻碍等。这些对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资源的投入和积极影响均来

源于全国民众、各机构单位对抗战时期重庆法定陪都地位的认同，是陪都地位确立之后带来的重庆地区

图书馆事业生存空间的扩大。 

3.3. 图书馆界自身的不懈努力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外部力量的支持，其内部的自强进取也是得

以兴盛的重要因素，主要来源于图书馆界各组织和图书馆学人的努力。 
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为例，作为中国近代影响力最大的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迁渝之后，依托

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办公，在艰难局势中展开学术研究、举办年会解决实际问题，在重视图书馆

事业学术培养的同时探寻战乱背景下图书馆的生存之道；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第一所高等图书馆学专

科学校，文华图专迁入重庆以来，在抗战的背景下仍然严谨办学，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而其他各图书馆

自入渝以来，也努力开展馆务、积极服务读者。 
另外，图书馆学人的信念坚守也是重要因素。受战乱影响，大量书籍蒙难流失，国立中央图书馆入

渝之后，在蒋复璁的主持下通过各种途径补充图书，不断收购、抢救大批书籍，蒋复璁本人也在为了抢

救、收购书籍四处奔波，以免国宝流失国外，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1940 年 1 月 1 日，蒋复璁化名

蒋明叔，悄悄奔赴上海活动，与人筹谋搜购沦陷区古籍事项并成立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立下志向绝不

让江南地区的古籍文献流落他去[7]。在蒋复璁的努力下，至 1948 年冬，国立中央图书馆拥有中外书刊达

852745 册，成为当时中国拥有图书数量最大的图书馆[8]。另有严文郁、刘国钧、沈祖荣、汪长炳、徐家

麟等一大批图书馆学人坚守信念，为其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4. 抗日时期陪都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兴盛的社会意义 

4.1. 融入战时教育体系，发挥战时特殊作用，助力社会民众教育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凝聚抗战力量、挽救民族危机，发动各界各方面大力开展民众教育，

实际形成战时教育体系。生存于战乱的基本环境下，重庆地区图书馆的服务读者活动，在实际意义上属

于社会民众教育的内容，也发挥着战时特殊作用。 
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种机构，重庆地区图书馆积极践行着传播知识、普及教育、唤醒民众的社会职责。

国立中央图书馆自迁入重庆江津县白沙镇后，面向当地民众设立了白沙镇民众阅览室，其中包括阅报室、

书库、杂志室、阅览室等，并举办各类展览活动，以吸引读者扩大图书馆服务范围，努力传播文化知识。

在 1942 年设立的重庆分馆中，除开常规的阅览室、书库等设置，国立中央图书馆还专门建立了“抗战文

库”以供民众阅览，由此唤醒民众意识[5]；作为战时重庆唯一市立性质的图书馆，重庆市立图书馆致力

于多途径服务读者，通过聚集社会力量，重庆市立图书馆在注重总馆和分馆的建设之外，大范围设置书

报流通处和阅览场，广泛服务读者，推行社会教育；文华图专自迁入重庆以来，沿袭学校传统，严格把

控课程设置，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图书馆界的活动，发挥着唤醒民众、教育民众、动员民众的战时作用，

在实际上已经融入了战时教育体系，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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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完成我国图书馆事业“由东至西”的战略大转移，重新架构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失衡格局 

我国图书馆事业自兴起以来，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活动范围也以东部地区为主要区域。从数量上

看，全国所成立的图书馆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占据绝对比例。据《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统计，至 1936
年 8 月，西北地区的图书馆数量仅占全国 4.93% [9]。从影响值上看，全国有影响力的图书馆及相关单位

都分布于东部地区。民国时期最大的图书馆学术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召开于上海、成立仪

式举行于北京、总事务所设置于北京，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作为民国初期仅有的两所国立图

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成立在南京，馆务工作的开展也是在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成立在北京，馆务

工作的开展集中在北京；主要国际性图书馆如中英文化协会图书馆、中印文化协会图书馆、中苏文化协

会图书馆等均在南京成立开展工作[4]。反观西部地区，图书馆事业起步晚、底子差、经费不足、交通不

便，图书馆事业力量微弱。总体而言，东部地区是我国图书馆的主要生长点，我国图书馆事业布局呈东

西失衡局势。 
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图书馆也伴随着文化中心的轨迹完成了“由东至西”的战略大转移，直

接填充了西南地区的图书馆数量，丰富了图书馆种类，并引发西南地区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原有图书

馆给予支持，各级各类图书馆得以新建。虽说全国图书馆事业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遭受了巨大挫折，

但就东西布局而言，经抗日战争期间陪都重庆地区的建设及对西南地区的辐射，我国图书馆事业东西布

格均衡性得到大幅增强。 

4.3. 探索出逐渐完善的图书馆体系，为战后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长足发展打下框架基础 

我国图书馆事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从清末民初始，仿照英美图书馆服务模式在实践中探索，在南

京、北京等主要城市逐渐形成了完备的图书馆体系，但地处西南的重庆地区的图书馆发展仍落后较远。 
抗日战争重庆行陪都之责，东部地区各类型图书馆、图书馆组织、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图书馆学人

纷纷西迁重庆，重庆地区在战前的基础上增加了国际性、国立图书馆和附属图书馆等类型图书馆[10]，各

级各类图书馆的入驻直接给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国民政府、社会各方面的支

持以及图书馆界的奋斗坚持之下，历经多年建设，重庆图书馆事业逐渐形成了国际性图书馆、国立图书

馆、市立图书馆、县立图书馆、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附属图书馆、寺院藏书楼、私人藏书楼等各

类型图书馆（藏书楼）并存的发展体系[11]。另外，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图书馆学人、图书

馆书刊等在重庆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这反映了“抗战时期，重庆地区的图书馆事业有了较快发展” 
[12]，为战后重庆图书馆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4.4. 隶属于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凝聚民族精神作出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各界包括图书馆界都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牺牲或贡献。在对华发动军事侵略

的同时，日本在华推行奴化教育，企图消解中国历史，泯灭中华民族精神，达到中国“文化亡国”的目

的。在此背景下，重庆图书馆界的不懈斗争具有及其重要的民族意义。 
遭遇战时图书资源严重缺乏的困境，不仅各图书馆学人奔波求书，重庆于 1938 年 12 月成立战时图

书征集委员会，统筹向海外多国征求图书；面对抗战形式的危机，中华图书馆在渝召开的三次年会中，

通过了“在西南及西北各主要城市成立图书馆站，教育农民灌输民族意识，发扬抗敌情绪案”等议案；

为谋划图书馆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于 1941 年 8 月在璧山成立，以“培养图书馆、博物

馆高级人才”为宗旨，专门设置了图书馆博物馆学系[10]，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文华图专还正式成立

档案管理科，开创了我国现代档案学正规教育的先河[3]……总的来说，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

载体，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斗争发展隶属于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服务读者的过程中传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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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知识、宣传抗战理念，对于唤醒民众意识、凝聚民族精神都做出了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5. 结语 

在全国图书馆事业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抗日战争作战时作为陪都的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心，由

此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汇集以及图书馆界自身的努力，成就了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兴盛发展。这一时期

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兴盛，是特殊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下的时代产物，不仅发挥着特殊战时作用、重

新架构了我国图书馆发展格局，对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基础，其所具有、激发的民族

精神更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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